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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对于女性生活命运的表现是独树一帜的 ,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

们带来的种种不幸 ,在生命价值 、意义层面上显现出对女性的关怀。萧红的笔触伸向了中华民

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 ,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到了

她对妇女命运的表现中 ,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 ,这使她的作品

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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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社会处在极大的变动中 ,社会生活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改变作家对于自我和外

界的认识 ,文学承受着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 ,文学成为战火纷飞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一时期的许多女作家自觉地强化并发展了由“五四”觉醒而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女性

写作在呼应 、调适 、整合着自己 ,女性文学价值观向着社会革命的需要急速靠拢 ,向着救国救亡倾斜 。因

此 ,此时的女性文本大多带有鲜明的革命与政治的激情 ,充满着焦躁的沉重感 ,如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

海》、冯铿的《最后的出路》、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显然 ,特殊的时势促使女作家对外在世界的关注远远

超过了对女性自我世界的关注 ,社会意识 、政治意识成为女性主体意识中的新的支点 ,她们迫不及待地想

把个人变成革命整体中的一部分 ,为此不惜摒却性别特征来作为对危亡国势的回应 。正如谢冰莹所说: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 ,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 ,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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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文学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连接了那个时代的两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作

为觉悟的女性 ,萧红在登上文坛之初 ,毅然地站在时代的先进位置上 。正因如此 ,那些将萧红归入左翼

作家行列的评论者认为 ,萧红的写作是表现抗日救国的时代最强音 。作为一位倾向进步 、同情劳苦大众

的作家 ,萧红的不少小说尤其是初登文坛所创作的那些小说 ,确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苦难 、民

族的苦难。然而 ,在表现时代性主题的同时 ,萧红始终立足于她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 ,不

为程式所拘囿 ,不随潮流起伏。尽管民族灾难和社会革命不断冲淡女性意识 ,冲刷女性话语 ,也尽管时

代主流一再要求她着力表现社会政治意识 ,她始终未曾放弃对女性生命的终极关怀和自己的女性立场 。

一 、生命价值与底层体验

作为女作家的萧红 ,她手中的笔并不是专门描写女性的 ,在她的全部创作中 ,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也

不多。然而 ,从早期的《王阿嫂之死》到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 ,妇女问题始终是她创作的中心题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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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基于她的人本理想和自身对屈辱和苦难的体验 ,深知中国女性的苦难 。从离家出走 ,到无家而终 ,

萧红一生都处在漂泊流离之中。作为女人 ,萧红格外地不幸 ,她经受了两次生育的痛苦 ,却从未享受过

做母亲的快乐 。也许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 ,恰好成为萧红洞视女性历史悲剧的起点 ,她在作品中

对女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也正因如此 ,作为一个女作家 ,萧红不

仅是从一个女性 ,也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关注女性 ,生育问题一直是萧红关注妇女命运的一个焦点。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写的是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 ,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苦

刑或毁灭为代价的 。小说中关于王阿嫂早产的描写 ,“她的嘴张得怕人 ,像猿猴一样 ,牙齿拼命地向外突

出” ,用身体言说的方式传达了女性的身体经验 。人的非人的存在 ,把女性的生育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 。

女性的自然性别 ,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 。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 ,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

绘 ,在生命价值 、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王阿嫂这个不幸的劳动妇女形象为萧红以后塑造的一系列女

性形象提供了雏形 。

中国的北方农村 ,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 。女性不仅在情感需求上得不

到最基本的满足 ,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与分娩 ,也遭到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于憎恶。在《生死

场》中 ,萧红深刻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 ,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 ,作

者描写了在暖和的季节 ,全村忙着生产:在房后草堆上 ,狗在那里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

过 ,”“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 ,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 ,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 接下来 ,便是

人类的生儿育女 ,产妇“光着身子 ,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 、号叫 ,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 ,还“拿起

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 ;麻面婆因生产疼痛而嚎叫 ,李二婶子濒临死亡的绝境;

金枝提前早产 ,妇人的刑罚同样擒住了她。而在男人那里 ,每次遇到妻子生产 ,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

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 ,还用水泼向产妇 , “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 ,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

是灰尘的土炕上 ,一动不敢动 ,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 。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

“女人横在血光中 ,用肉体来浸着血”“受罪的女人 ,身边若有洞 ,她将跳进去 ! 身边若有毒药 ,她将吞下

去 !”在这一章的末尾 ,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着 。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 , ”“窗外墙根下 ,不

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作为结束 。在整个村子里 ,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 ,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动

物般的本能活动 ,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 ,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 ,与此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指

责甚至于打骂 。在生存极限之下挣扎呻吟的女性 ,仍是男性践踏的对象 。

女性的生育 ,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 ,可是在萧红的小说里 ,这种创造常常降低到与动物

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又泛滥。生产和被生产是所有生命最基本最原初的苦难之一 ,这种苦难正是与

女性特有的苦难和牺牲连在一起的 。男人的傲慢 、偏见 、自私和性歧视使女人成为男人的一个动物符

号 ,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种接代的工具。萧红流过产 ,尝过生育之苦 ,她无奈地看到 ,女性在这一点上

永远难逃令人颤栗的灾难和无法解脱的阴影。因而 ,形成于萧红笔下的女性生命的沉重与残酷是注入

了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的。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 ,女性的形象是

空洞的 ,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 。女性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中 ,在男权为主的社会 ,女性

只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件 ,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与尊重。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

生活画面的描绘中 ,揭示出在男权 、夫权的重压下 ,女人们抬不起头来 ,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麻面婆成天忙洗衣 、做饭 、侍候男人 ,唯唯诺诺 ,为男人忍受无休无止的生育之痛 ,但又不敢发出任

何抱怨的叹息 。“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 ,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

打渔村最美丽 、最温和的女人———月英 ,因患了瘫病 ,不能下地干活 ,丈夫起初还为她请神 、烧香 、取

药 ,病情不见好转之后 ,就遭致丈夫石头般的冷漠 、摧残 。丈夫狠心地撤去了她的被子 ,用砖块围住她 ,

任凭她一夜呼唤到天明也不予理睬 , “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 ,彼此不相关联。”以致她的臀下

生蛆 ,牙齿变绿 ,美丽似花的女人像猫一样地无声无息死去了 ,生命的尽头只有凄凉而荒芜的乱坟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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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了她。命运的无常与悲惨融化为无望的泪滴 ,飘散在风雪中。

金枝是《生死场》中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 ,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 ,萧红格外关注的是女性心灵深处那

份特有的柔弱与宿命般的凄苦。少女金枝身不由己地爱上了粗犷强健的青年成业 ,可是她只享受过爱

情的短暂与甜蜜 ,很快就落入了父权的世界 ,应验了成业婶的预言:瞬间的爱情享受是要付出一生的代

价 。婚后的男人变得像石头一般硬 ,更多的时候男人对她只有鲁莽的性要求 ,而她只能像一只羔羊一样

在他的身体下颤抖 ,收获着悲哀 。即使在她怀有身孕的情况下 ,男人仍只管自己的本能冲动 ,致使她早

产 ,几乎丧失生命 。金枝重复着婶婶不幸的过去 ,复制着女人们痛苦的现在。男人在外面做事不顺心 ,回

家就理所当然地拿妻子出气 ,甚至残忍地将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摔死 。可作为妻子和母亲 ,金枝满腹的委

屈与酸楚 ,又能向谁倾诉?处于封建男性中心主义氛围中的金枝 ,就这样被剥夺了表达自我情感和要求的

欲望 ,她瑟缩着 、承受着 ,这就是男权社会里被压抑的女性的生存真相 。金枝的不幸人生际遇 ,鲜明地映现

出女性的生理差异与心理特征。性是自然的 、天生的 ,而“女”则是社会的 、人工的。对于女性的这份柔弱

与凄苦的不断体味与深刻发掘 ,清晰地投射出萧红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自我体察与情感认同 。

萧红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底层女性生命意识的边界性的探索 ,标识出自己的独特个性 ,当她以女性作

家的眼光和审美视角进入到那片充溢着梦幻与憧憬的家乡 ,在诗意的中心中伫立着生命的苍凉 。

二 、女性命运与女性意识

作为女人 ,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 。在散文《三个无聊的人》中 ,萧红讽刺了男权社会中男

尊女卑的封建观念以及新式知识者的虚伪 ,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女性意识;

在《女子装饰的心理》一文中 ,萧红强烈地谴责了传统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漠视 ,她尖锐地指出:“在文明社

会 ,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 ,社会上的一切法律权力都掌握在男子手中 ,女子全处于被动地位。”萧红充

分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和扭曲 ,她对女性悲剧的观察是深刻的 ,在《呼兰河传》中 ,讲到

娘娘庙里的塑像的时候 ,表述了她对女性的独特体验:

塑泥像的是男人 ,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 ,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 ,似乎

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 ,世界上的男人 ,无论多凶猛 ,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 。 ……至

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 ,那就是告诉人 ,温顺的就是老实的 ,老实的就是好

欺侮的 ,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 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可见男人打

女人是天理应该 ,神鬼齐一 。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 ,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

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 ,而是被打的结果 。甚或是招打的理由。[ 2](第 497 页)

这段议论不无偏激 ,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 ,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识。她认识到了

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 ,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

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 。自有文明史以来 ,男性

优势一直在左右历史的发展 ,男性意识是显在的 ,而女性意识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 ,女子的

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 ,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自己便于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

对象 ,是审美的对象 ,是男性理想的载体 ,总之 ,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男子中心的社会赋予男人

无上的威严与绝对的权力 ,男人不仅有统治女子的权利 ,而且还包括他有权力为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

的根据 。这是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中国妇女绵延数千年的悲惨处境 ,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

生存意义和价值 ,广大的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之下 。

但可怕的是 ,女性自己却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历史地内在化 ,使之成为了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 ,

妇女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在《生死场》中 ,女性木然地看着自己的同性在痛苦中死

去 ,她们甚至连一点反抗的想法都没有。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躏后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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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得不到周围那些与之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同情与关切 ,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

生母亲 ,也只是痴迷于那张用金枝的羞恨与屈辱换来的钞票 ,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 。永远体验

不到灵魂的女人 ,只有在物质上充实着自己 。在金钱欲望的诱惑下 ,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

城 。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 ,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 ,女性就是这样无知无觉地相伴

相生在比男性更严酷的“性同类”的迫害中 。

在《呼兰河传》中展示了两位鲜活的女性过早走向死亡的悲剧命运。女性除了要承受家庭中的痛苦

以外 ,还无可逃避地要遭受社会的舆论和谣言的迫害。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一个健康 、充满生机的少女 ,

嫁到婆家后 ,因为个子长得高 ,不会害羞 ,便招致左邻右舍的百般挑剔。婆婆为了规矩她 ,便白天黑夜地

打她。她的哀号和反抗 ,换来的是更无情 、更残酷的折磨 。直到后来 ,她的被打不再是因为她不像一个

团圆媳妇 ,而是因为她已经成了婆婆不顺心时习惯发泄的承受对象 。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打出病来了 ,在

邻家妇女们“献计献策”的推动下 ,婆婆为她请来了巫医 ,最终把一个活活的小团圆媳妇用开水烫死了 。

麻木的人群隔岸观火地欣赏着小团圆媳妇的苦难 ,如同看戏。这些“无意识杀人团”对王大姐也不放过 ,

王大姐做姑娘时 ,像一棵大葵花 ,又高又大 ,人人夸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 ,可一旦发现她没有通过

明媒正娶就与磨倌冯歪嘴子同居 ,赞美之词便全部翻了过来。就这样 ,这个毫无过错的女性成了众矢之

的 ,冯歪嘴子的东家遂在数九寒天把他们一家赶出了碾磨房 ,就在这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中 ,王大姐

最后不幸地死去了 。在贫困与死亡线上艰难挣扎着的女性群体 ,被男性木然地轻置着 、践踏着 、毁灭着 ,

同时她们又在木然地轻置着 、践踏着 、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 。

鲁迅对封建社会有深刻的洞悉:“ 大小无数的人肉庭宴 ,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 ,人们就在

这会场中吃人 ,被吃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 ,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3](第 138

页)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 ,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 ,如果有违反者 ,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

绞杀 ,在这杀人不见血的绞杀过程中 ,一切在不知不觉中理所当然地行进着 ,女性是看客也是帮凶。小

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 、麻木 、幸灾乐祸中死去的 ,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

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萧红的眼里 ,女性最大的悲哀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经历坎坷不幸 ,而是她们

对这种不幸的屈从和认同。她们首先是自己成为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牺牲品 ,然后又不自觉地成为了这

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福柯在记述权力文化时谈到 ,最不可思议的事实不仅仅是人人互相监视 ,而是自

己监视自己。与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女性 ,却充当了她们走向死亡的帮凶。在这

里 ,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直指根种出这种畸形异果的现实土壤 ,在

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 ,而是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 ,中华民族落后

的劣根性。悲剧的根源 ,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的心理和精神的衰败 。

《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 ,从内外两个方面刻画了女性何以总是遭受命运的摆

布 ,流露在作品中的这种浓厚的女权意识 ,令人想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名观点:“女性不是天生的 ,

而是后天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 、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 ,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是人类文

化之整体 ,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4](第 156 页)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萧红有着极

为成熟的女性意识 ,虽然萧红没有像波伏娃那样 ,用明确的存在主义理论揭示女性仅仅作为客体存在于

男性为主体的世界上的种种不自由 ,但就她在作品中所表露的这一切 ,在其前后的女性作家都是无法与

其相比的。

三 、女性的解放与精神解放

萧红在描述苦难中挣扎的悲剧女性的同时 ,也塑造了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叛逆女性 ,如早期小说

《夜风》中的李婆子和《生死场》中的王婆。

王婆是一个勇敢抗争的代表者。她善良勤劳 ,具有坚韧的斗争精神 。在相当的程度上 ,她摆脱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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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卑弱 、屈从以及被动的生存状态。她喝足了生命的苦酒 ,却不沉迷于苦难中。她有一

种野性 ,一种不甘忍耐的反抗。如果说 ,金枝像一个弱小的动物 ,被损伤后 ,只是无奈地默默地舔干伤口

上的血滴 ,没有觉悟 ,没有反抗 ,已完全被“自甘牺牲的惰性”所缚 。那么 ,王婆就是旷野里的暴风 ,她拥

有与男性同样强健的体力与能力 。她不甘作奴隶 ,在她的心中 ,不存在什么“男尊女卑” 、“贞节妇道”的

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为了不受丈夫的气 ,争得独立做人的权利 ,她带着女儿离开了第一个丈夫重新改

嫁 。第二个丈夫死后 ,她又嫁给赵三 ,她与赵三在人格上平等 ,经济上独立。为了种麦糊口 ,她失去了三

岁的女儿。面对女儿的死亡 ,被生活磨练得异化了的王婆没有掉一滴眼泪 ,她冷静如石地生活着 ,整个

秋天没有停脚 ,没讲闲话 ,像一口气没喘似的“拼命劳动 、换取了麦子丰收”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严酷得

不能掉眼泪的生活 !

残酷的阶级压迫 ,触及了她的阶级觉悟 ,使她坚强的性格发展为反抗和斗争的性格 。她盗武器支持

农民的抗租斗争。“镰刀会”失败以后 ,赵三同地主讲“良心” ,她十分瞧不起他的举动 ,与他争吵。儿子

参加起义的队伍被杀后 ,她又叫女儿去报仇 。这时的她 ,只是从一无所有中升腾起一种本能的求生欲

望 。日本强盗入侵后 ,她那充满阶级仇恨的心灵又增添了民族恨。她替赵青山他们的抗日组织放哨 、站

岗 。可以说 ,觉醒后的王婆 ,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 ,而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了 ,她几乎是抵达

了妇女解放革命实践的第一线。王婆是在“一生的痛苦都没有代价”后觉醒的女性 ,在她身上 ,我们看到

了一颗不屈的灵魂 。

然而 ,在此以后 ,萧红的笔下就几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觉醒反抗的妇女形象 ,更多的是在穷困愚昧

的生活中挣扎度日的各类妇女。即便在《生死场》的结尾 ,雄健与悲壮中依然夹杂着女人的悲泣和哀怨 。

小说写到男人们在爱国保家的激情下加入到抗日义军的行列 ,就连那跛了腿的二里半也摆脱了小农意

识 ,奔向烽火硝烟的民族战争。而可怜的金枝为了逃避日本兵的强暴从乡村逃到都市 ,却没有逃脱掉中

国男人的魔爪 。她只好带着屈辱又从都市回到乡村 。最后只好向尼姑庵走去 ,但尼姑庵大门对她也是

紧闭着的。作者似乎要告知人们 ,民族战争解放了男人 ,但一场历史的变故却未能使女性孤独无助的处

境改变 ,女人仍难以找到她们的出路和位置 ,男性的压迫依然作为潜在的敌人威胁着她们。尽管作家的

观点有些悲观 ,但也传达出萧红当时真实而复杂的思索。

在时代的战火硝烟中 ,萧红看到了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由于阶级的局限 ,没有也不可能受

到任何新思潮的直接熏陶 ,无法摆脱历史强行把她们凝固在血缘家庭关系中的角色。她们没有也不可

能与整个工农运动结合 ,她们还处在愚昧落后 、易于满足 、惯于忍辱负重的精神状态。对于生活 ,她们并

不存在过多的奢望 ,只是幻想用劳作和受苦换取稳固的奴隶地位 ,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争取人的权利。面

对残酷的现实和悲惨的命运 ,她们只能叹息 、流泪 、彷徨 、苦闷 、绝望 ,走向痛苦的深渊 。从表面上看 ,这

似乎是创作上的一种倒退 ,因为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同样是取材于女性 ,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小说 ,一

般是从政治的 、阶级的角度和立意入手来反映女性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悲剧 ,并指出惟有跟着共产党和

无产阶级走 ,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 、叶紫的《星》等等。而萧红的过人之

处就在于不断开拓妇女题材小说的历史深度 ,在历经人间沧桑 、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后 ,萧红充分考

虑到了女性经验的特殊性 ,对妇女命运的认识更为深化 、成熟 ,她用她的人物告诉人们 ,妇女意识的觉醒

和妇女解放固然不能离开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单独实现 ,但李婆子 、王婆们也不可能因为参与了阶

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而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放 ,因为李婆子 、王婆等的奋起反抗尚属觉醒的初级阶段 ,

妇女所遭受的远不止是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 ,还有束缚她们的种种传统道德伦理 、文化习俗 。如果不能

在更多的层面觉醒 ,就只会像《小城三月》中的翠姨那样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难以避免悲剧 。几千

年封建思想浸染和毒害的中国女性 ,是不可能在一两次社会变革中就能把历史的积垢洗刷干净的。时

代孕育了一代先锋女性的同时 ,也涵纳着中国老式女儿 ,演变着由旧到新 ,又由新到旧的女性命运。妇

女的真正觉醒和解放包含着社会的 、自然的(性别方面的)、文化的许多层面。缺乏启蒙思想的革命运动

并不能把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赶尽杀绝 ,思想意识没有充分觉醒 ,是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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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上的完全解放的。

女性解放不仅要从经济上获得自主权 ,在社会上确立地位 ,但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领域中彻底

让女性觉醒 ,从精神上解放 。如果精神上得不到解放 ,虽有强大的躯干也只能是带着枷锁的奴隶罢了 。

萧红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路融入了她对妇女命运的表现中 ,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揭出病痛 、

引起疗救”的创作态度 ,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同类题材的小说 ,在反映旧中国妇女非人处境的同时 ,从民族

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 ,打碎了引发人们解脱和挽救她们的幻想 ,在现实生活的

道路上 ,寻求彻底解放她们的出路。

萧红漂泊一生 ,一直都在追求独立 ,却又一次次失望于抗争中 。临终时她曾说:“我一生的最大的痛

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 她对女性的悲惨命运充满了无限同情 、悲哀和愤怒 。对女性命运的

深刻洞察 ,是要唤醒人们对于女性命运的认识 ,消解男性权威 ,进而企盼着男女平等。

萧红对女性的关注是从外部世界回归到女性本体 ,她从女性历史的空白中现出 ,开掘出了被男性文

化遮蔽并且被女性自己忽略了的女性自身的体验与文化部分 ,在重新认识女性生命的过程中 ,做出了深

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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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raphy:HUANG Xiao-juan(1971-), female , Post docto ral researcher , Associate professo r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 terature.

Abstract:XIAO Hong f lew her ow n colors in expressing the female fate and life , describing the

misfortunes f rom their female sex and show ing g reat concern over women in their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hinese nation as w ell as the realistic soil upon which Chinese nation got the nourishment.And In her

w ri ting the expression of female fate w as penet rated with LU Xun' s cultural idea of reform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spiri t slavery of feudalism over w omen w as exposed in depth through national culture.All

this made her w ri ting beyond the novels of the same type.Betw een her individual fate and that of

literature , XIAO Hong was a sharp contrast to DING Ling who always led the times.As far as the female

perspective and standpoint as well as sentiment w ere concerned , XIAO Hong and ZHANG Ai-ling showed

no difference.

Key words:XIAO Hong;female consciousness;life value;cultur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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